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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
鬼神
性理
学
朱子语类
卷第一 理气上
太极天地上
卷第二 理气下
天地下
卷第三 鬼神
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气质之性
卷第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义
卷第六 性理三
仁义礼智等名义
卷第七 学一
小学
卷第八 学二
总论为学之方
卷第九 学三
论知行
卷第十 学四
读书法上
卷第十一 学五
读书法下
卷第十二 学六
持守
卷第十三 学七
力行
卷第十四 大学一
纲领
序
经上
卷第十五 大学二
经下
卷第十六 大学三
传一章释明明德
传二章释新民
传三章释止于至善
传四章释本末
传五章释格物致知
传六章释诚意
传七章释正心修身
传八章释修身齐家
传九章释家齐国治
传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卷第十七 大学四或问上
经一章
或问吾子以为大人之学一段
此篇所谓在明明德一段
知止而后有定以下一段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段
治国平天下者诸侯之事一段
传一章
然则其曰克明德一段
顾諟天之明命一段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传二章
或问盘之有铭一段
传三章
复引淇澳之诗一段
卷第十八 大学五或问下
传五章
独其所谓格物致知者一段
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闻一段
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
传六章
传七章
传九章
传十章
卷第十九 论语一
语孟纲领
卷第二十 论语二
学而篇上
学而时习之章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巧言令色鲜矣仁章
卷第二十一 论语三
学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道千乘之国章
弟子入则孝章
贤贤易色章
君子不重则不威章
卷第二十二 论语四
学而篇下
慎终追远章
夫子至于是邦章
父在观其志章
礼之用和为贵章
信近于义章
君子食无求饱章
贫而无谄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卷第二十三 论语五
为政篇上
为政以德章
诗三百章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
孟懿子问孝至子夏问孝章
卷第二十四 论语六
为政篇下
吾与回言章
视其所以章
温故而知新章
君子不器章
子贡问君子章
君子周而不比章
学而不思章
攻乎异端章
由诲女知之章
子张学干禄章
哀公问何为则民服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章
或谓子奚不为政章
人而无信章
子张问十世可知章
非其鬼而祭之章
卷第二十五 论语七
八佾篇
孔子谓季氏章
三家者以雍彻章
人而不仁如礼何章
林放问礼之本章
夷狄之有君章
季氏旅于泰山章
君子无所争章
巧笑倩兮章
夏礼吾能言之章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祭如在章
与其媚于奥章
周监于二代章
子入太庙章
射不主皮章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
事君尽礼章
君使臣以礼章
关雎乐而不淫章
哀公问宰我章
管仲之器小哉章
子语鲁太师乐章
仪封人请见章
子谓韶尽美矣章
居上不宽章
卷第二十六 论语八
里仁篇上
里仁为美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
苟志于仁章
富与贵章
我未见好仁者章
人之过也章
朝闻道章
士志于道章
君子之于天下也章
君子怀德章
放于利而行章
能以礼让为国章
不患无位章
卷第二十七 论语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参乎章
君子喻于义章
见贤思齐焉章
事父母几谏章
父母在章
父母之年章
古者言之不出章
以约失之章
君子欲讷于言章
德不孤章
事君数章
卷第二十八 论语十
公冶长上
子谓公冶长章
子谓子贱章
子贡问赐也何如章
或曰雍也章
子使漆雕开仕章
道不行章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章
子谓子贡曰章
吾未见刚者章
子页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章
卷第二十九 论语十一
公冶长下
子路有闻章
子贡问曰孔文子章
子谓子产章
臧文仲居蔡章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章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章
宁武子邦有道则知章
子在陈章
伯夷叔齐章
孰谓微生高直章
巧言令色足恭章
颜渊季路侍章
已矣乎章
十室之邑章
卷第三十 论语十二
雍也篇一
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问子桑伯子章
哀公问弟子章
卷第三十一 论语十三
雍也篇二
子华使于齐章
子谓仲弓章
子曰回也章
季康子问仲由章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章
伯牛有疾章
贤哉回也章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章
子谓子夏曰章
子游为武城宰章
孟之反不伐章
不有祝鮀之佞章
谁能出不由户章
质胜文则野章
人之生也直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中人以上章
樊迟问知章
知者乐水章
卷第三十三 论语十五
雍也篇四
齐一变至于鲁章
觚不觚章
井有仁焉章
君子博学于文章
子见南子章
中庸之为德章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
卷第三十四 论语十六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默而识之章
德之不修章
子之燕居章
甚矣吾衰章
志于道章
自行束脩章
不愤不启章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
子谓颜渊曰章
富而可求章
子在齐闻韶章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
饭疏食章
加我数年章
子所雅言章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子不语怪力乱神章
三人行章
天生德于予章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章
子以四教章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章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仁远乎哉章
陈司败问昭公章
子与人歌而善章
文莫吾犹人也章
若圣与仁章
子疾病章
奢则不孙章
君子坦荡荡章
子温而厉章
卷第三十五 论语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谓至德章
恭而无礼章
曾子有疾谓门弟子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章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兴于诗章
民可使由之章
好勇疾贫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三年学章
笃信好学章
不在其位章
师挚之始章
狂而不直章
学如不及章
巍巍乎章
大哉尧之为君章
舜有臣五人章
禹吾无间然章
卷第三十六 论语十八
子罕篇上
子罕言利章
麻冕礼也章
子绝四章
子畏于匡章
太宰问于子贡章
吾有知乎哉章
凤鸟不至章
子见齐衰者章
颜渊喟然叹章
子疾病章
子贡曰有美玉章
子欲居九夷章
出则事公卿章
子在川上章
我未见好德如好色章
语之而不惰章
子谓颜渊章
苗而不秀章
后生可畏章
卷第三十七 论语十九
子罕篇下
法语之言章
三军可夺帅章
衣敝缊袍章
知者不惑章
可与共学章
唐棣之华章
卷第三十八 论语二十
乡党篇
总论
第一节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不同
第二节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
第三节为君摈相
第四节在朝之容
第五节为君聘
第六节衣服之制
第七节谨斋事
第八节饮食之制
第十节居乡
第十一节与人交之诚意
第十二节事君之礼
第十三节交朋友之义
第十四节容貌之变
第十五节升车之容
卷第三十九 论语二十一
先进篇上
先进于礼乐章
从我于陈蔡章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南容三复白圭章
颜路请子之车章
门人厚葬章
季路问事鬼神章
闵子侍侧章
子贡问师与商也章
季氏富于周公章
柴也愚章
回也其庶乎章
子张问善人之道章
子畏于匡章
卷第四十 论语二十二
先进篇下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章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卷第四十一 论语二十三
颜渊篇上
颜渊问仁章
卷第四十二 论语二十四
颜渊篇下
仲弓问仁章
司马牛问仁章
司马牛问君子章
司马牛忧曰章
子张问明章
子贡问政章
棘子成曰章
哀公问于有若章
子张问崇德辨惑章
齐景公问政章
子路无宿诺章
子张问政章
君子成人之美章
季康子患盗章
季康子问政章
子张问士章
樊迟从游舞雩之下章
樊迟问仁章
子贡问友章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仲弓为季氏宰章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
樊迟请学稼章
诵诗三百章
子谓卫公子荆章
子适卫章
苟有用我章
善人为邦章
如有王者章
苟正其身章
定公问一言兴邦章
叶公问政章
樊迟问仁章
子贡问士章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南人有言章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易事而难说章
君子泰而不骄章
刚毅木讷近仁章
子路问士章
善人教民七年章
以不教民战章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宪问耻章
克伐怨欲不行章
有德者必有言章
南宫适问于孔子章
君子而不仁者章
爱之能勿劳乎章
为命章
或问子产章
贫而无怨章
子路问成人章
子问公叔文子章
晋文公谲而不正章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章
子贡曰管仲非仁章
陈成子弑简公章
子路问事君章
君子上达章
古之学者为己章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章
君子耻其言过其行章
子贡方人章
不逆诈章
微生亩谓孔子章
骥不称其力章
以德报怨章
莫我知也夫章
公伯寮愬子路章
贤者辟世章
子路宿于石门章
子击磬于卫章
上好礼章
子路问君子章
原壤夷俟章
阙党童子将命章
卷第四十五 论语二十七
卫灵公篇
卫灵公问陈章
子曰赐也章
子张问行章
直哉史鱼章
志士仁人章
子贡问为仁章
颜渊问为邦章
子曰已矣乎章
躬自厚章
不曰如之何章
君子义以为质章
君子矜而不争章
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章
吾之于人也章
巧言乱德章
人能弘道章
吾尝终日不食章
君子谋道不谋食章
知及之章
君子不可小知章
当仁不让于师章
君子贞而不谅章
辞达而已矣章
卷第四十六 论语二十八
季氏篇
季氏将伐颛臾章
益者三乐章
侍于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三畏章
君子有九思章
见善如不及章
卷第四十七 论语二十九
阳货篇
阳货欲见孔子章
性相近章
子之武城章
公山弗扰章
子张问仁章
佛肸召章
子曰由也章
小子何莫学夫诗章
子谓伯鱼章
色厉内荏章
乡原德之贼章
古者民有三疾章
恶紫之夺朱章
予欲无言章
孺悲欲见孔子章
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饱食终日章
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亦有恶乎章
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柳下惠为士师章
齐景公待孔子章
齐人归女乐章
楚狂接舆章
子路从而后章
逸民章
卷第四十九 论语三十一
子张篇
执德不弘章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章
虽小道必有可观章
日知其所亡章
博学而笃志章
百工居肆章
大德不逾闲章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仕而优则学章
孟庄子之孝章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章
叔孙武叔语大夫章
陈子禽谓子贡章
卷第五十 论语三十二
尧曰篇
尧曰咨尔舜章
子张问章
不知命章
卷第五十一 孟子一
题辞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王立于沼上章
寡人之于国章
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孟子见梁襄王章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问交邻国有道章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汤放桀章
为巨室章
齐人伐燕胜之章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鲁平公将出章
卷第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孙丑上之上
问夫子当路于齐章
问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卷第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孙丑上之下
以力假仁章
仁则荣章
尊贤使能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岂不仁于函人章
子路人告以有过则喜章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卷第五十四 孟子四
公孙丑下
天时不如地利章
孟子将朝王章
孟子之平陆章
孟子为卿于齐章
沈同以其私问章
燕人畔章
孟子去齐章
孟子去齐居休章
卷第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章
滕定公薨章
滕文公问为国章
有为神农之言章
墨者夷之章
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公孙丑问不见诸侯章
公都子问好辩章
卷第五十六 孟子六
离娄上
离娄之明章
规矩方圆之至章
三代之得天下章
爱人不亲章
为政不难章
天下有道章
自暴者章
居下位章
伯夷辟纣章
求也为季氏宰章
恭者不侮人章
淳于□曰章□
人不足与适章
人之患章
孟子谓乐正子曰章
仁之实章
天下大悦章
卷第五十七 孟子七
离娄下
舜生于诸冯章
子产听郑国之政章
中也养不中章
言人之不善章
仲尼不为已甚章
大人者章
养生者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博学而详说之章
徐子曰章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
禹恶旨酒章
王者之□熄章□
可以取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章
禹稷当平世章
公都子问匡章章
卷第五十八 孟子八
万章上
问舜往于田章并下章
象日以杀舜为事章
咸丘蒙问章
问尧以天下与舜章
问人有言章
伊尹以割烹要汤章
问或谓孔子于卫章
万章下
伯夷目不视恶色章
北宫锜问曰章
万章曰敢问交际章
仕非为贫章
万章问士不讬诸侯章
卷第五十九 孟子九
告子上
性犹杞柳章
性犹湍水章
生之谓性章
食色性也章
性无善无不善章
富岁子弟多赖章
牛山之木章
鱼我所欲章
仁人心也章
人之于身也章
公都子问钧是人也章
有天爵者章
欲贵者人之同心章
仁之胜不仁也章
五谷种之美者章
告子下
任人有问屋庐子章
曹交问曰章
淳于□曰先名实者章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
舜发于畎亩章
教亦多术矣章
卷第六十 孟子十
尽心上
尽其心者章
莫非命也章
万物皆备于我矣章
行之而不着焉章
待文王而后兴章
霸者之民章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章
舜居深山之中章
无为其所不为章
人之有德慧术知章
广土众民章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章
鸡鸣而起章
杨子取为我章
尧舜性之也章
王子垫问曰章
桃应问曰章
孟子自范之齐章
形色天性章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章
于不可已而已章
知者无不知也章
卷第六十一 孟子十一
尽心下
尽信书章
舜之饭糗茹草章
好名之人章
民为贵章
仁也者人也章
貉稽曰章
口之于味也章
浩生不害问曰章
逃墨必归于杨章
盆成括仕于齐章
人皆有所不忍章
言近而指远章
尧舜性者也章
说大人则藐之章
养心莫善于寡欲章
曾皙嗜羊枣章
万章问孔子在陈章
由尧舜至于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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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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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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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下
三圣易
邵子易
程子易传
朱子本义启蒙
读易之法
总论卦彖爻
卦体卦变
辞义
上下经上下系
论易明人事
论后世易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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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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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卦
序卦
杂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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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
尧典
舜典
大禹谟
□陶谟
益稷
卷第七十九 尚书二
禹贡
胤征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总说伊训太甲说命
伊训
太甲
咸有一德
说命
西伯戡黎
泰誓
武成
洪范
旅獒
金縢
大诰
总论康诰梓材
康诰
酒诰
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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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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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命
吕刑
泰誓费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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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
论读诗
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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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耳
樛木
螽斯
兔罝
汉广
汝坟
麟趾
召南鹊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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摽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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邶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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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有成命
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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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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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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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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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百邵子之书
卷第一百一 程子门人
总论
吕与叔
谢显道
杨中立
游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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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叔
郭立之子和
胡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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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论自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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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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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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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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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门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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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门人九
卷第一百二十二 吕伯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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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百二十四 陆氏
卷第一百二十五 老氏附庄列
老子
列子
庄子
老庄
庄列
老庄列子
老子书
道可道章第一
谷神不死章第六
古之为善士章第十五
将欲□之章第三十六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一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名与身章第四十四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庄子书
内篇养生第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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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养
论道教
卷第一百二十六 释氏
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太祖朝
太宗真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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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朝
徽宗朝
钦宗朝
高宗朝
孝宗朝
宁宗朝
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卷第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兴至今日人物上李赵张汪黄秦
卷第一百三十二 本朝六
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卷第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盗贼
夷狄
卷第一百三十四 历代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历代二
卷第一百三十六 历代三
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卷第一百三十八 杂类
卷第一百三十九 论文上
卷第一百四十 论文下拾遗问遗书
论文下诗
拾遗编成而又有遗者,萃此。
问遗书
点校说明
本书用清光绪庚辰(一八八0年)贺麟瑞校刻本(即刘氏传经堂本,简称贺本)为底本,参校本有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年)陈炜刻本(简称陈本)、清康熙间吕留良天盖楼刻本(简称吕本)、清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年)应元书院刻本(简称院本)。明万历三十一年(
一六0三年)朱吾弼编刻本、日本宽文八年(一六六八年)刻本,经抽对若干,与底本无多出入,故未详校。
校勘过程中,凡属明显错别字则径改;凡有疑问则出注标明“似当作某”或“似误”,以备一说;其他校改,均一一出注当面,并于正文加上符号以资识别:用圆括号者表示删,用方括号者表示增、改。
在标点符号运用方面,若全条均属朱子语则不标引号,凡有问答及引据之处则一一标明;若文义显明则不用顿号,易混之处则一一标明。
贺本原有正讹一卷,因贺氏已将正文逐条改正,故删去。原有记疑一卷,凡可资借鉴者,均随正文出注于当面;其余经校改后已无疑,故不再罗列。
本书结构除双行小注改排单行外,一切依旧。
本书由王星贤负责点校,请邓艾民审阅并作序,最后由编辑部定稿。
朱熹与朱子语类
朱熹,字元晦,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0年),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人。他的父亲朱松在福建南剑(今南平)的尤溪县做县尉时,他出生在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一二00年)死于建阳。
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五任地方官。二十四岁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二十八岁去职。自此以后一直到五十岁以前,他只担任过一些有官无职的闲差事。五十岁时任知南康军约两年。五十二岁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约一年,因弹劾唐仲友与宰相王淮不和辞职。六十一岁知漳州,推行经界清丈田地,为当地豪强所阻,任职一年多就卸任了。六十五岁知潭州,半年后被召至朝廷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历时仅四十天,因上疏告韩侂胄被免职还乡。六十七岁又被胡纮、沈继祖弹劾宣扬伪学而落职罢祠,因学术思想连挂名的官也丢了。七十一岁时在学禁的空气压力下去世。
朱熹一生实际从政的时间并不多,正如宋史朱熹传所概括的:“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他的大半生都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他任同安县主簿时就有青年跟随学习,一直到五十岁以前,从学的弟子为数不多。他五十岁任知南康军,复建白鹿洞书院,经常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五十四岁在福建崇安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来者甚众”。六十一岁知漳州,刊印四经四子书,经常到州学“训诱诸生”。六十五岁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后来回到建阳考亭,修建沧州精舍,“学者益众”,(以上引文见朱子年谱)最多曾达到数百人。这时他已安心在此讲学终生,曾写沧州歌一首抒怀,其中有句云:“春尽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朱文公文集卷十水调歌头)朱子语类中的问答语录,就是他一生从事教育所保存下来的师生问答的记录。
(一)
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中,朱熹首先是作为宋、明客观唯心主义理学集大成的人物着称的。他的哲学思想,从宋代末一直到清代晚期为止的七百年中,都占有统治地位,成为几个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朱子语类中相当多的卷数都是直接阐述他的哲学观点的。
从世界观说,他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就是太极,整个世界万物都是太极产生的,所以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 (太极图说解)宇宙的本体就其具有无声无臭之妙,不能为感性认识所把握而言,叫做无极;就其能产生世界、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而言,叫做太极。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所以说:“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语类卷一百)太极又是至善的,所以说:“太极祇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 ”(语类卷九四)太极有动有静,“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同上)一动一静而两仪分,一变一合而五行具,从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太极图说解)
太极是绝对的本体,从而必然产生阴阳天地万物,这是就宇宙的本源说的。若就具体事物的构成说,则太极与阴阳不可分,所以说:“自现在之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语类卷七五)具体事物生成时,太极与阴阳相结合而不可分,这也就是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一)朱熹认为理与气不可分,似乎是一种二元论,但他又说,在理气的关系中,究竟是以理为本:“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同上)再则,照朱熹的看法,“理为不生不灭”,(语类卷一二六)而气却是有生有灭,并不断由理产生气:“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至于理与事的关系,他更明确提出“未有这事,先有这理”。(
语类卷九五)由此可见,朱熹的哲学体系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还是很清楚的。
朱熹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理一分殊,他说:“祇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祇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语类卷九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 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同上)朱熹所谓理一的理与分殊的理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也不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类似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他无法运用逻辑分析加以说明,而只能借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描述。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这些道理。”(语类卷十八)实际上,朱熹引用玄觉禅师的永嘉证道歌,并不仅仅是玄觉也窥得这些道理,而是他和程颐吸收了玄觉等的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作为他的太极说的一个根本观点。从朱熹主张理一分殊和理虽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的这些观点看,过去有些学者将朱熹的理气学说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和质料作类比,并不完全恰当。
朱熹的世界观的这些基本观点,追溯源流,他的太极说来自周敦颐,他的理一元论来自二程,他又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某些观点,并将气表面上列在与理同等地位。他编辑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将周、程、张、邵等并列,表明他继承和综合了他们的各种观点,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因此,在语类中有不少卷数记载他与弟子们讨论他们的着作和思想的语录,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阐述。
从认识论说,他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思想,认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补大学格物传)他所谓的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为之着,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他所谓的穷理,就是“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同上)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渐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包括直接接触事物的“格物” ,“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从而获得感性认识;又包括运用逻辑推理的“穷理”,“以理之深浅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从而获得理性认识。
第二阶段是豁然贯通的顿悟阶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补格物传)到了这个阶段,就格物说,则已格尽事物之理;不是只认识部分的理,而是认识理的全体。他说:“若是穷得三两分,未便是格物;须是穷理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语类卷十五)就致知说,则已达到无所不知的知至。若只是部分的知、片面的知,都不是知至。他说:“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细,知高远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须四至八到,无所不知,乃谓至耳。”(同上)这就是格物与致知的统一,穷理与尽心的统一。
格物穷理,必须将渐进阶段与顿悟阶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完整的认识。根据这个观点,他批判当时两派不同的思想。一派是以吕伯恭为代表,只求博观,实际上要求只通过渐进阶段,穷尽天下的理;一派是以陆九渊为代表,只务反求,实际上要求只通过顿悟阶段,发明本心,这都是片面的。他说:“今人务博者,即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语类卷十八)他又批评说,“ 伯恭失之多”,因为只务博求多就流于支离;“子静失之寡”,因为只务约求寡就陷入空疏。只有他的格物穷理的学说,由博返约,才是全面的正确的认识途径。语类中保存了从不同角度对这两派思想方法的批评,有助于我们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认识论的观点。
朱熹的道德观与他的认识论是密切相连的。操存涵养与进学穷理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就二者的区别说,他很赞扬程颐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因此他提出:“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语类卷九)但他认为二者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所以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语类卷九)这种相互关系,也可以叫做“尊德性”与“ 道问学”的关系,在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他早年着重将两者并列,而晚年则感到过去对尊德性的重视不够,而肯定应该“以尊德性为主”,所以说:“ 尊德性工夫甚简约,且如伊川祇说一个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祇是如此,更无别事。某向来祇说得尊德性一边轻了,今觉见未是。(语类卷六四)
致知与涵养的关系也与知行关系密切相关。朱熹在知行关系中是明确主张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在这里,他也强调知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如目与足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也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语类卷七三)
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就叫做性,他继承程颐“性即理也”的基本思想。但他比程颐更明确地将性区分为两种:一即天地之性,系“专指理言”;一即气质之性,系“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天地之性为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相分离,“
才有天命,便有气质”。(语类卷四)天命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则受气所累而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人的目的,从性方面说,就是要变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命之性的至善。从心方面来说,未发之前,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命之性;已发之际,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所以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语类卷四)性是善的,情则有善有不善;流于不善,即受物欲的引诱与蒙蔽。本体的心,是天理的显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于不善,即是人欲。人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要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熹根据他的人性论的根本观点,批评佛、老的学说。儒家以性为实有,主张性即理也,而理为不不灭。道家之说是“半截有,半截无”,佛家之说“则是全无”。儒家以“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之而已”,(语类卷百二十六)而“老氏贪生,释氏畏死”。(同上)儒家只是存天理,“更无分毫私见”,而“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厌;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同上)语类中记录许多这一类对佛、老的批评,比他文集中的理论分析更能击中要害。
(二)
现在的朱子语类是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0年)黎靖德编辑出版的。当南宋理宗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时,黎靖德根据南宋宁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李道传编辑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南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李性传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南宋理宗淳佑九年(一二四九年)蔡抗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黄士毅编辑的眉州刊朱子语类、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王佖编辑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综合起来,删除其文字和记录人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编辑的朱子语类所用的主题类别加以编排,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语类。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吴坚编辑出版建州刊朱子语别录,黎靖德又将这本朱子语别录中的一些新条目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0年)出版,这就是现在这本朱子语类的初版。
朱子语类编集了朱熹死后七十年间所保存的语录,在当时虽然是较完备的,但仍有一部分重要材料在这期间已经散失了。李性传谈到:“先生又有别录十卷,所谭者炎、兴以来大事,为其多省中语,未敢传,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蔡抗也提到有一本朱熹亲自删定他与蔡元定的论学记录翁季录,“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现存朱熹适孙朱鉴所辑集的朱文公易说和文公诗传遗说中,有些条目也是这本语类所未列入的。从这些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推测,魏了翁所说,“
则公之说,至是几无复遗余矣”(眉州刊朱子语类序),即使应用到黎靖德所编的这个本子,也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
朱子语类综合了九十七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其中有无名氏四家。辅广所录的一部分,曾经朱熹本人审阅,(朱子语类后序)其他各家则未经朱熹过目。虽然如此,但这本语类将朱熹许多同一次谈话因记录人不同而留下数条详略不同的记录稿都保存下来,这样编辑增加了这些条目的可靠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朱熹的原意。黎靖德编辑这部书时,也将每个人记录的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自宋孝宗干道六年(一一七0年)开始到宋宁宗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年)朱熹逝世前为止,历时共约三十年。在九十七家记录人之中,记录朱熹六十岁以后的语录多达六十四人,因而更详尽地保存朱熹许多晚年定论,这是朱子语类的特点和具有更高参考价值的所在。
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熹思想中的作用,当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第一部池州刊朱子语录出版时,就有不同的意见。黄干为该书作序时就曾提到:“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事后他又写信给该书的编辑者李道传说:“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着作之书。”(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引)对语录的出版,殊不满意。但李道传的弟弟李性传编辑饶州刊朱子语续录时,就引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必要性的说明加以辩解:“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
同上)此后各种朱熹语录陆续出版,终于引导黎靖德综合起来出版这部比较完备的朱子语类。
清朝初年,在研究朱熹思想的过程中,关于语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康熙时,李光地等奉旨编纂的朱子全书采用语录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说: “语类一篇,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对朱熹思想研究比较细致并编写朱子年谱的王懋竑也认为,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他说:“语类中杨方、包扬两录,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录讹误亦多,即以同闻别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语全别,可知各记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语矣。程子遗书,朱子已谓其传诵道说,玉石不分,况朱子语类十倍于程子,后人但欲以增多为美,而不复问其何人,安可尽信耶?”(王箴听先考王公府君行状引白田草堂存稿附录)李穆堂编辑朱子晚年全论时,也不采用语录,声称:“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着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愚也。”(穆堂别稿古训考)只有与王懋竑同时的朱止泉,崇奉朱熹思想,却极重视语录,认为记载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见解,即使其中杂有不确之处,若善于分析运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他说:“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 …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 ”(朱止泉文集答乔星渚)从总的方面来说,朱止泉这样评价,并不过分。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着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缺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具体说来,像李性传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稳妥的:“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
(三)
朱子语类所谈到的内容,全部一百四十卷中,四书占五十一卷,五经占二十九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个人治学方法等,约占四十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二十卷。虽然李性传所说“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似乎语录对研究朱熹有关四书的见解,只具有辅助的作用,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语录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认识。
首先,结合语录和文集,我们了解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表明他的确曾用平生精力进行工作。第一步是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的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然后从集义中选出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作或问来阐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对于四书所涉及的音读训诂、名物制度,仍多采用汉、魏人的注疏,正如他自已所评述的: “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朱文公文集语孟集义序)他则着重推敲字句,发挥他的哲学观点。李性传称赞他的四书集注:“ 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饶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从成书的过程及朱熹的主观要求来看,是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的。
从论孟集注的成书看,朱熹三十四岁时编写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四十三岁时编写语孟精义,刊于建阳。四十七岁时,他与黄干谈到已编写论语略解。(语类卷十九)在这些着作的基础上,四十八岁时他完成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这个初稿本未经他同意曾被刊行,这就是他在语录中所说为“乡人遂不告而刊”的初刊本。(语类卷十九)五十一岁时,他将论孟精义改写成论孟要义,刊于南康,这本书后又改名论孟集义。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他修改论孟集注初稿,六十一岁时刊于临漳四子书中。六十三岁时编成孟子要略。临漳本论孟集注,经修改后约于绍熙四年他六十四岁前又在南康刊出,所以六十七岁时曾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未及下手。”(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看来,以后他仍在不断修改,所以六十八岁时他对曾祖道说:“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语类卷一一六)
大学中庸章句的成书,情况也相类似。朱熹三十八岁时已写有大学解初稿,四十五岁时曾将大学中庸章句及大学或问稿寄吕祖谦。五十六岁时谈到大学中庸章句修改甚多。五十七岁尚与邵浩谈到中庸解尚不拟刊出:“某为人迟纯,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 ”(语类卷六十二)又说:“大学、中庸屡改,终未能到无可改处。”(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应仁仲)六十一岁时,他在漳州将大学中庸章句刊出于四子书中,又与陈淳谈到大学解“据某而今自谓稳矣,祇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语类卷十四)绍熙四年前,有人将他的四子书在南康刻出,所以他在给刘德脩的信中又说:“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本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朱文公别集卷一)六十五岁后,他尚与王过说:“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有惬意,所以改削不已。”(语类卷十九)因而一直到庆元六年临终前,仍在修改“诚意”章。
其次,由于他集中平生精力编写四书集注,因此他教导学生时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对于语孟集注,六十四岁时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语类卷十九)对于中庸章句,六十五岁时他说:“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语类卷十九)对于大学章句,六十九岁时他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语类卷十四)关于论孟或问,四十八岁他写成后,一直未修改。六十六岁时,他对学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因为写得太“支离”。(语类卷一0五)至于对大学或问,则极为重视,六十岁后尚说:“看大学,且逐章理会。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覆寻究,待他浃洽。”(语类卷十四)六十二岁他更具体指出:“此一书之间,要紧祇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初看须用这本子,认得要害处,本子自无可用。”(语类卷十四)在语类中,关于大学或问的语录就有两卷。朱熹认为,大学一书“要紧祇在格物两字”,因而在大学或问中,系统列举了格物的九条意义,分析程颐以外对格物的各种解释和缺点的所在。在语类中又指出各重解释的代表人物,进一步阐述了格物穷理的意义,使我们能结合当时具体历史背景,全面地了解朱熹关于格物穷理的思想。
最后,通过语类,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朱熹对四书的评价和在经学中的地位。对于四书本身的特点,五十九岁后他说:“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语类卷六十二)六十八岁时他谈到论语时又说:“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语类卷十九)四书与六经相比,他认为前者的重要性远在后者之上,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语类卷十九)六十三岁后,有一次,他甚至将易经与诗经比做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语类一百四)
朱熹将四书的地位置于六经之上,除语类所记载的这些语录外,也从他所写的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中得到证实:“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根据这个标准,我们看语类中陈淳所记录的一条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类卷一百五)其中所说以四子为六经的阶梯,这与朱熹上述意见是一致的。但所说近思录为四子的阶梯,既不符合这里所说难易、远近之序的标准,也与他人记载的语录有相互矛盾处。例如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六十二岁后的语录说:“或问近思录,曰: “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语类卷一百五)与朱熹关系更为密切并长期在朱熹身边的黄干曾说:“真文所刻近思、小学,皆已得之,后语亦得拜读。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 (勉斋集复李公晦书)从这些情况看,语类中有些记录材料因记录人的不同,的确间有相互矛盾之处。但这并没有严重减低语类的史料价值,反之,只要在运用时对语录进行全面比较分析,参考其他材料,仍旧可以了解朱熹本人的确切见解。
(四)
四书经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时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逐渐代替了过去考试经义时五经的地位。但朱熹也从事五经的整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元、明到清初,官方的五经注疏即以朱熹的指导思想为主,正如清末皮锡瑞所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经学历史页二八一)他的某些见解,也对清代的考据具有启发作用。朱子语类对于了解朱熹的经学思想,比对于四书来说,可能更为重要。
对于易经,朱熹四十八岁时已编写易本义,但晚年对易本义甚不满意。他在六十九岁时,他的学生沈僩曾说他这时“甚不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祇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语类卷六十七)七十岁时,他又与人谈到易本义说:“某之谬说,本未成书,往时为人窃去印卖,更加错误,殊不可读。”(朱文公别集卷六答杨伯起)可见从指导思想说,他晚年已不同意他的易本义,甚至认为这书“殊不可读”。
对于易经卦爻辞的具体注释,语类也记载许多晚年成熟的思想,与易本义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比彖传: “比,吉也。”易本义说:“
此三字疑衍文。”语类则说:“也字羡,当云比吉。 ”(语类卷七十)又如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 易本义的解释是:“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语类则说:“丧羊于易,不若疆埸之易。汉书食货志疆埸之正作易,盖后面有丧牛于易,亦同。此义,今本义所注祇是从前所说如此,祇且仍旧耳。”(语类卷七十二)这些改变,都是很明显的。又如贲六四爻辞: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易本义说:“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语类则说:“白马翰如,言此爻无所贲饰,其马亦白也。言无饰之象如此。”(语类卷七十一)这条解释,易本义沿汉注疏及程传的旧说,语类则已改变,将皤白解释为“无饰”,即崇素返质之义。其他如比九五,观六三,噬嗑六二,颐六二,晋上九等卦的爻词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即就许多具体注释而言,研究朱熹关于易经的思想,不参看语类,是可能得出许多错误结论的。
关于诗集传,通过语类,我们知道这也是他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果。他的艰苦的探索精神和谨严的治学方法,在这项工作中也具体表现出来。六十九岁时,他对学生沈僩说:“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便敢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语类卷八十)同时我们知道,在这过程中,他对诗经的基本观点不断变化,他的书稿也几经修改。开始时多沿袭旧说,最后终于产生独立的新解。六十岁时,他说到这个过程:“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祇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语类卷八十)大约六十五岁时,他又谈到诗集传的不同版本:“诗传两本,烦为以新本校旧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朱文公续集卷八与叶彦忠书)他的诗集传序是四十八岁时用小序解诗的序,朱熹适孙朱鉴在文公诗传遗说的注解中也指出这一点。现存宋本中有不收这篇序文者,这正反映了诗集传数经修改的情况。有些通行本将这篇序置于诗集传之前,表明若忽视朱子语类,不了解朱熹关于诗说的变化发展情况,就可能造成这种错误。
朱熹摆脱小序的束缚后,发现国风中的郑、卫之音不是政治讽喻诗,而是民间的恋歌,这是他对诗经最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当然,他仍旧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这样说的:“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感男之语。”(诗集传卷四)关于诗经,孔子也有评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的解释,本来无法运用到郑、卫的情诗。在论语集注中,他还从字面上解释这一句话:“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但在语类中却又有一个巧妙的解释说:“祇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 ”(语类卷八0)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明一部诗经是包括许多不同的题材、表现各种不同的情感与意愿的。
在五经中,易与诗是朱熹本人做了注解,对于研究朱熹的有关学说,语类都有像上面所说那样显着的帮助,至于书、礼、春秋等,朱熹本人并未编写完整的注疏,语类的作用就更大了。对于书经,朱熹的弟子黄士毅、李相祖等曾记录编选他的书说,可惜现在已散失了。在传世的蔡沈书传中,引用朱熹的说法更多,但蔡沈说这书“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书经集传序)这样就更显得语类对于研究朱熹本人关于书经学说的可贵。朱熹对书经的创见是怀疑书小序非孔子作,孔安国序与传非孔安国作,特别是指出古文尚书平易,与今文尚书的艰涩相对,甚为可疑,开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先声。这在语类中保存有他的具体说明:“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或者谓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错误。此不然。今古书传中所引书语,已皆如此不可晓。”(语类卷七八)他还认为尚书本来就是一些断简残篇的古代文件,不能解释的字句甚多,不要对此附会穿凿:“知尚书收拾于残缺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语类卷七八)表现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尚书经过清代许多学者的整理,古文尚书为伪作已成定论,今文尚书也有一些可贵的成果,但也有新的穿凿的注疏。专治古代史的权威学者王国维尚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朱熹的见解与王国维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礼经,他说明仪礼与礼记的关系:“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仍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语类卷八四)他这样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还是切合历史上实际情况的。至于重修礼制,他也主张因时制宜:“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语类卷八四)关于礼经的这些见解,朱熹的语类也比他的文集有更具体的发挥。
至于春秋,他反对今文学家以一字定褒贬的说法:“春秋祇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语类卷八三)他也反对古文学家凡例变例的说法:“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同上)对于左传与公羊的优缺点,他也有折衷的见解:“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祇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他是,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
语类卷八三)因此,他感到春秋经文太略,诸说太烦,矛盾太多,“
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但他领导编写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由其手定,却自附于春秋笔法,充分表现他做为道学家的迂腐之处,与他上述学术上比较实事求是的见解成为显明的对照。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实际上,朱熹的整个思想都存在这个矛盾。当他以道学家自命,宣传圣贤的道统,死守经典的教条,积极为封建专制服务时,有时显得迂腐甚至残酷;当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又必须服从于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不少精到的见解,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语类产生于师生相互研究学问之时,气氛比较自由,态度比较真切,因而常常更能发出一些灿烂的火花。
朱熹对于文学和史学的贡献,在语类中也有所保存。语类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谈话虽然很散漫,但却极广泛。其中片言只语,可能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击中要害,发人深思。现在祇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文学的。他评论陶渊明的诗,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语类卷一四0)他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同上)这样的结论,不是深入研究陶诗的人是不可能达到的。鲁迅也论到陶渊明诗:“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全集卷六题未定草六)朱熹的观点与鲁迅的这个结论完全相同,甚至还同样欣赏陶渊明的咏荆轲。由此可见,朱熹虽不是以文学家出名,但对于文学家陶渊明的了解,与做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达到了同样的高度,而为一般的文人所不及。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史学的。他有几句评论唐史的话:“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语类卷百三十六)陈寅恪曾评论这条语录说:“朱子之语,颇为简要,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唐代政治史序论稿第一页)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序论稿一书,即以朱熹这条语录做为指导思想,进行具体的论述。由此可见,朱熹也不是以史学家最为人称道,但对于唐史的论断,也与专治唐史的史学家达到同样的深度。从这两个例证,就可以说明朱子语类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和史学方面,也保存有许多尚待深入挖掘的精美的矿石。 邓艾民 一九八一年六月
重刻朱子语类序
子朱子平生所着述,如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诗易传义诸书,固已昭垂前世,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矣。文集语类卷帙浩繁,见者往往生畏,不能卒业。
顾文集犹或寓目,且尚有传布。至语录,当时三录二类,搜刻非一。厥后一百四十卷始编定于黎氏。而元明以来,重刻者绝少。无论购求匪易,世士率未之睹,或并不知有此书。幸而有意于学,亦多以门人记录不能无失而置之。薛文清,深得朱子之学者也,乃谓读朱子语录,断不若读其手笔之书。而陈剩夫亦云,语类皆门人退录,岂尽得朱子之心?是皆以语类尚有差谬,恐学者不知抉择,亦可谓虑之深矣!
是意也,原序多详言之。然以此而谓语类遂不可读,则大不然!朱子当日不刻程子遗书乎?不更刻外书乎?夫朱子之学,固以程子为宗。然窃意其得力所自,亦未必不在于遗书外书。如此,又何疑于语类?但朱子所谓主敬立本,穷理致知者,读程书之法,即读语类之法,是在学者立志何如耳。果于朱学深嗜而笃好之,既以小学近思录章句集注传义诸书熟读精思而体之于身,亦断未有不求语类者。遍参互证,益见发挥,久之亦将默契乎精微严密之旨,而明辨乎深浅疑信之间,其于朱子之心,亦庶乎有以得之。盖语类既无所不有,又多门人晚年所闻,或经朱子亲手删定,其言义理工夫,尤为透切明畅,意味无穷,较之文集间有少壮之作者尚不同。陆清献所谓“传注损益之妙,往往见于文集语类,手笔之书有得语类而益明者”,岂不信然乎哉!熊愚斋直诋为“驳杂汗漶之书”,则有激之论,亦见其或未尝潜心逊志于斯也!
是书国朝惟吕氏有刊本,然好者既少,故书肆罕见。近友朋间知好之矣,仍难其得,且不可以不广传也,乃属门下刘升之东初并文集刻于吾邑,而是书先成。其间讹字已改,与疑字而不敢遽改者,别为正讹记疑两卷,附刻于后,以俟后之君子。所改显误,更不记。
司校诸子:朝邑杨凤诏信甫、阌乡韩止敬惺臣、华阴王守恭逊卿、李蔚坤匪莪、大荔扈森仲荣、兴平马鉴原养之、澄城连春魁梅轩、三原靳浩子直、曹如埙子伯。监刻:张怡绳宜堂、王守模小泉、刘怀玺尔玉、宜堂子浚、汝、深,皆三原人。例得并书。 光绪庚辰十二月既望,清麓贺瑞麟谨序。
朱子语类大全
语录
池州所刊语录四十三卷
续增张洽录一卷
饶州所刊语续录四十六卷
饶州所刊语后录二十六卷
建宁新刊别录二十卷新附入
语类
蜀中所刊语类一百四十卷
徽州所刊语续类四十卷
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
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没,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李君道传贯之自蜀来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遗书;与之游者亦乐为之搜访,多得记录者之初本。其后出守仪真,持庾节于池阳,又与潘时举叶贺孙诸尝从游于先生之门者互相雠校,重复者削之,讹谬者正之,有别录者,有不必录者,随其所得为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继此有得者,又将以附于后,特以备散失,广其传耳。
先生之着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丈问,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闲,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贯之既以锓诸木,以干与闻次辑而俾述其意云。 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门人黄干谨书。
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
嘉定乙亥岁,仲兄文惠公持节江左,取所传朱文公先生语录锓木池阳,凡三十有三家。其书盛行。性传被命造朝,益加搜访,由丙戌至今,得四十有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复,正其讹舛,第其岁月,刻之鄱阳学宫。复考池录所余,多可传者,因取以附其末。合池录与今录,凡先生平生所与学者谈经论事之语,十得其九;嗣有所得,尚续刊之。
池录之行也,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着述之书。性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遗书以李端伯师说为首,盖端伯所记,伊川先生尝称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至论浩气一条,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云者,伊川乃深不谓然。端伯犹尔,况于其他,直卿之云真是也。然尝闻和靖先生称伊川之语曰:“某在,何必观此书?”而文公先生之言则曰:“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
先生家礼成于干道庚寅,通鉴纲目西铭解义成于壬辰,太极通书义成于癸巳,论孟注问诗集传成于淳熙丁酉,易本义启蒙成于乙巳、丙午之间,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成书虽久,至己酉乃始序而传之,楚辞集注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乙卯,礼书虽有纲目,脱□者仅二十有三篇,其着书岁月次第可考也。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遗蕴。至其他书,盖未及有所笔削,独见于疑难答问之际,多所异同,而易书为甚。●渊所录一编,与本义异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传之说。文昭谓干坤之用,主于诚敬;坎离之用,主于诚明。世未有通其义者,而先生独称之,其不执一说,惟是之从如此。故愚谓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不特此也,先生平日论事甚众,规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干道以后者为邪。非语录所载,后人安得而知之!是编也,真不为无益,而学者不可以不之读也。先生又有别录十卷,所谭者炎兴以来大事。为其多省中语,未敢传,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 嘉熙戊戌月正元日,后学三嵎李性传书。
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
鄱阳所刊先师文公朱先生语录,固欲续池录所未备。然先师之言满天下,二录所收,亦岂能遽尽哉?
淳佑戊申,杭将诣江东,鄱阳洪叔鲁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杨公方手所录寒泉语见示,既又于安仁汤叔逊次得其家藏包公扬所录。二公在师门为前辈,所录尚未编入,则所遗者亦多矣。既而东阳王元敬佖亦以所集刊本见寄,又得里中朋友所传一二家,乃悉以次编入,为二十六卷。先师之绪言,虽未敢谓无复遗逸,然所会粹益富矣。
独念先师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及性与天道之妙,名曰翁季录者,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岂斯文之显晦固自有时乎!窃尤有感于此,故辄并识其拳拳之意云。 淳佑己酉中秋日,门人建安蔡杭书。
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
子朱子语录行于世,尚矣。池录三十有三家;鄱本续录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两家,绿余凡六家。又后录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三家。合三录为八十七家。及门之士,固有如谢先生在程门无录者。其有录可传者既如此矣。
坚末学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间,侍先君子官长沙,帅西山真先生、倅宏斋李先生,常进之函丈。又侍长沙舒先生,列岳麓诸生。果斋李先生过潭,又获侍讲席焉。果斋,先君子畏友也,尝介以登朱子之门。坚由是多见未行语录,手抄盈箧,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参考,刊者固已多。然黄士毅所录,朱子亲笔所改定者,已见于辅广录中,其所自录及师言,则亦三录所未有。若李壮祖张洽郭逍遥所录,亦未有也。朅来闽中,重加会粹,以三录所余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以附续绿后集之末。泰华高矣,沧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独念早所闻于父师者,罔敢失坠。今幸是录所已行者如此,则其尚有所遗者,敢付之一笔删去哉!亦并行之可也。
抑坚闻之,大易居行,先以学聚问辩;中庸笃行,先以学问思辩;程子以讲明道义、论古今人物为格物致知之首,则学非问辩不明,审矣。朱子教人既有成书,又不能忘言者,为答问发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书引而不发者,语录所不可无也。凡读先生成书者,兼考乎语录可也。若但涉猎乎语录,而不玩味于成书,几何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为己之学,盖不然也。书于篇端,以谂同志,抑以自警焉! 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后学天台吴坚敬识。
朱子语类后序
黄士毅
右语类总成七十家,除李侯贯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首尾该贯;或不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某人同尔。
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着于治乱兴衰者也。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盖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后世理学不明,第以文辞为学,固有竭终身之力,精思巧制,以务名家者。然其学既非,其理不明,则其文虽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于后,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而大学章句所谓高入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陷溺矣,诚非小补者。故尝谓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后,虽斯道未能盛行于世,而诵遗书,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于千五百年之久绝而不续。反复斯编,抑自信云。
又
语类成编,积百四十卷。同志艰于传录,而眉山史廉叔愿锓于木。士毅之类次,虽犯不韪,而不复固辞者,庶几无传录之艰也。
独池本陈埴一家,惟论仁一条,按遗文,乃答埴书,不当取为类,故今不载。又辅广所录,以先生改本校之,则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余条,今亦惟据改本。自首连数至“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注云:“自此以前,皆先生亲改。”亦传闻之误。当时杂改定者八十余条耳。或有一条析为三四条,如窦从周录所见先生语之类,今则复其旧。或士毅所传本多于刊本,如黄义刚者,悉类入而不去。文异者,则姑注一二条云:“一本作某字。”以上皆与池本异者。盖池本虽黄侯直卿之所次辑,然李侯贯之惟据所传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据所授以加雠校,且有增改于已雠校之后者不与焉。故近闻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至于或出于追述,故得于传闻,则文辞之间,不无差误。凡此之类,读者详考四书及他记录,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学类七卷,虽出于臆见,而实本先生教人之方,后学于此三复而得夫入道之门,则能总会是编,而体之于身矣。 己卯九月望日,门人莆田黄士毅谨识。
眉州刊朱子语类序
开禧中,予始识辅汉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予,相与熟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予既补外,汉卿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留成都,度周卿请刻本以幸后学。予曰:“
予非敢靳也,所为弗敢传者,恐以误后学耳。”周卿艴然曰:“奚至是!”予曰:“子知今之学者之病乎?凡千数百年不得其传者,今诸儒先之讲析既精,后学之粹类亦广,而闽浙庸蜀之锓刻者已遍于天下。若稍损赀用,则立可以充厨牣。凡茍有小惠纤能,涉其大指,则亦能以缀说缉文,或以语诸人,则亦若稍尝从事焉者,奚必诵先圣书而后为学乎?亦取诸此而足矣。且张宣公以程子之意类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犹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脱是书之行,其无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惧焉!”周卿由是姑徐之。后数年,竟从予乞本刊诸青衣,彼不过予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予且谓周卿曰:“子其以此意着于篇端,俾学者毋袭是弊也。 ”其后李贵之刊于江东,则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黄子洪类本,则公之说至是几无复遗余矣。廉叔将板行,以予有志于斯也,属叙所以作。予为言尝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则已诸?”曰:“已之无伤。虽然,安于小成,甘于自弃者,气质之偏,而无以矫之也。而秉彝好德之心谁独无之!予前所忧,盖为世之专事乎耳目口笔,茍以哗众取宠而无志乎远且大者也。傥不忍自薄其身,则无宁深体熟玩,以为求端用力之模准者乎!今未可概以是为疑而閟其传。盍遂以此冠篇而并刻之,将听学者之自择焉。”
子洪名士毅,姑苏人,尝类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类注仪礼,未成书云。 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临卬魏了翁序。
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
蔡杭
论语一书,乃圣门高第所集,以记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训后世。朱子语类之编,其亦效是意而为之者也。或曰:“语必以类相从,岂论语意欤?”曰:“ 学而一篇所记多务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记皆为仁之方;若八佾之论礼乐,乡党之记言行,公冶长辨人物之贤否。微子载圣贤之出处,亦何尝不以类哉!天下之理,‘ 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非有以会而通之,则祇见其异耳。大传曰:‘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而伊川之诲学者亦必曰:‘将圣贤言仁处类聚观之。’ 然则语类之集,其有功于学者多矣!”
新安旧有紫阳书堂,而紫阳之书未备也。通守洪君勋、教授张君文虎相与谋以蜀本语类刊之,越二岁而书成。郡侯谢工部坐属余为跋其梗概,予不得辞也。因僭为之说曰,理有可以类通,而非可以类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学者因其类以究极朱子之全书,使此理融会通贯,不梏于一事一物而止,则无愧于吾夫子触类而长之训也。若夫惮烦劳,安简佚,以为取足于此,则朱子固尝以是为学者病矣,乌乎可!抑二君推广私淑之意,亦贤矣哉! 淳佑壬子六月望日。
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
王 佖
文公朱先生语类一百三十八卷,壶山黄子洪取门人所录语以类相从也。先是,池本饶本,人各为录,间见错出,读者病焉。子洪既以类流传,便于玩索,而微言精语,犹有所遗。佖每加访求,得所未见。自是朋友知旧知其有心于纂辑,亦颇互出所有以见示,凡三十有余家。既裒以为婺录,而继之者尚未艾也。佖幽居无事,盖尝潜心而观之,审订其复重,参绎其端绪,用子洪已定门目,粹为续类,凡四十卷。或谓前类不为少矣,又以续类附益之,不已多乎?窃谓学固戒于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径约也。又况文公先生之道,高明广大,致极无遗,学者正当尽博约之方,而后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渐而求。佖每观诸家所录,以其问有浅深,故于教告亦有不同,其视文公先生之精蕴,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笃信好学,反复寻绎,能知所尽心焉,虽以前续之繁,固将无所厌斁。不然,则虽先生平日已着为定论之书,尚有所惮而不肯观,而况于此乎哉!然则先生片言半语,苟有所传,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归也。
新安魏史君,盖鹤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阳所刊语类为寄,因以续类为请,而慨然欲并刊之,以全书院之传布,其乐于阐明文公先生之遗训盖如此。遂举以属之,且窃识于后,庶几乎与愿学之士从事于详说反约之功云尔。 淳佑壬子上冬。
朱子语录姓氏
廖德明字子晦,南剑人。癸巳以后所闻。池录一。 饶录四十六。
辅广字汉卿,庆源人。居嘉兴。甲寅以后所闻。池录二。
余大雅字正叔,上饶人。戊戌 以后所闻。池录三。
陈文蔚字才卿,上饶人。戊申 以后所闻。池录四。
李闳祖字守约,邵武人。戊申 以后所闻。池录五。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戊申 以后所闻。池录六。
叶贺孙字味道,括苍人,居永嘉。辛亥以后所闻。池录七、八、九、十、十一。
潘时举字子善,天台人。癸丑 以后所闻。池录十二。 饶录四十六。
董铢字叔重,鄱阳人。丙辰以后所闻。池录十三。 饶录四十六。
窦从周字文卿,丹阳人。丙午 以后所闻。池录十四。
金去伪字敬直,乐平人。乙未 所闻。池录十五。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丙申乙卯所闻。池录十六。
万人杰字正淳,兴国人。庚子 以后所闻。池录十七。 饶录四十六。
杨道夫字仲愚,建宁人。己酉 以后所闻。池录十八、十九。
徐宇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后所闻。池录二十、廿一。 饶录四十六。
林恪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闻。池录廿二。 饶录四十六。
石洪庆字子余,临漳人。癸丑 所闻。池录廿三。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辛亥所闻。池录廿四。
甘节字吉父,临川人。癸丑以后所闻。池录廿五。
黄义刚字毅然,临川人。癸丑 以后所闻。池录廿六、廿七。 饶录四十六。
●渊字亚夫,涪陵人。癸丑所闻。池录廿八。
袭盖卿字梦锡,常宁人。甲寅 所闻。池录廿九。
廖谦字益仲,衡阳人。甲寅所闻。池录三十。
孙自修字敬父,宣城人。甲寅 所闻。池录三一。
潘履孙字坦翁,婺源人,居绍兴。甲寅所闻。池录三二。
汤泳字叔永,丹阳人。乙卯所闻。池录三三。
林夔孙字子武,三山人。丁巳 以后所闻。池录三四。三五陈埴录已削。
钱木之字子山,晋陵人,寓永嘉。丁巳所闻。池录三六。
曾祖道字择之,宁都人。丁巳 所闻。池录三七。
沈僩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后所闻。池录三八、三九、四十、四一。
郭友仁字德元山阳人,寓临安。戊午所闻。池录四二。
李儒用字仲秉,岳阳人。己未 所闻。池录四三。 饶录三十。
黄干字直卿,三山人。饶录一。 饶后录二。
何镐字叔京,邵武人。乙未以前所闻。饶录二。
程端蒙字正思,鄱阳人。己亥 以后所闻。饶录三。
周谟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后所闻。饶录四五。
潘柄字谦之,三山人。癸卯以后所闻。饶录六。
魏椿字元寿,建阳人。戊申五夫所闻。饶录七。 饶后录二十四。
吴必大字伯丰,兴国人。戊申、己酉所闻。饶录八。
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闻。饶录九、十。
杨若海字□□,道夫之子。饶录十一。
杨骧字子昂,道夫族中。己酉、甲寅所闻。饶录十二。
陈淳字安卿,临漳人。庚戌、己未所闻。饶录十三、十四。
童伯羽字蜚卿,瓯宁人。庚戌 所闻。饶录十五。
郑可学字子上,莆田人。辛亥 所闻。饶录十六。
滕璘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闻。饶录十七。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辛亥 所闻。饶录十八。
游敬仲字连叔,南剑人。辛亥 所闻。饶录十九。
不知何氏辛亥同舍共闻。饶录 二十。
黄升卿辛亥所闻。饶录廿一。
周明作字元兴,建阳人。壬子 以后所闻。饶录廿二。
蔡□录字行夫,平阳人。壬子 所录。饶录廿三。
杨与立字子权,浦城人,道夫从兄。 壬子同刘、□、龚、栗、谭见。 饶录廿四。
郑南升字文相,潮州人。癸丑 所闻。饶录廿五。
欧阳谦之字晞逊。癸丑所闻。饶录廿六。
游倪字和之,建宁人。癸丑所闻。饶录廿七。
杨至字至之,泉州人。癸丑甲寅所闻。饶录廿八。 饶后录二十五。
潘植字立之。癸丑所闻。饶录廿九。
王过字幼观,鄱阳人。甲寅以后所闻。饶录三十。
董拱寿字仁叔,鄱阳人。甲寅 所闻。饶录三一。
林学蒙字正卿,三山人。甲寅 以后所闻。饶录三二。
林赐字闻一。乙卯以后所闻。饶录三三。
胡泳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闻。饶录三四。
吕焘字德昭,弟焕,字德远,南康人。己未所闻。饶录三六、三七。
不知何氏己未同舍共录。饶录 三九。
不知何氏饶录四十、四一、四二。
吴寿昌字大年,邵武人。丙午 同子浩录。饶录四三。
杨长孺字伯子,庐陵人。甲寅 记见。饶录四四。
吴琮字仲方,临川人。甲寅记见。饶录四五。已上三家,非柢本,览者详之。
杨方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闻。饶后录一。间有可疑。
包扬字显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闻。饶后录三、四、五、六。间有疑误。
刘炎字潜夫,邵武人。己酉、甲寅以后所闻。饶后录七。
刘子寰字所父,建阳人。己未 所闻。饶后录八。
邵浩字叔义,金华人。丙午所闻。饶后录九。
刘砥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闻。饶后录十。
刘砺字用之,三山人。己未所闻。饶后录十一。
李辉字晦父。饶后录十二。
陈芝字庭秀壬子所闻。饶后录十三。
黄灏字商伯,都昌人。饶后录 十四。
黄卓字先之。饶后录十五。
汪德辅字长孺,鄱阳人。壬子 所闻。饶后录十六。
吴振字伯起,□□□。饶后录 十七。
吴雉字和中,建阳人。饶后录 十八。
钟震字春伯,潭州人。甲寅所闻。饶后录十九。
林子蒙□□□,□□□。饶后录二十。
林学履字安卿,永福人。己未 所录。饶后录廿一。
萧佐字定夫,湘乡人。甲寅所闻。饶后录廿二。
舒高□□□,□□□。甲寅所闻。饶后录廿三。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闻。饶后录廿六。
张洽字元德,清江人。丁未、癸丑所闻。附池录后
黄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蜀类、徽续类
李壮祖字处谦,邵武人。蜀类
李公谨名文子,字公谨,邵武人。蜀类
一之 蜀类
枅 徽续类
郭逍遥 建别录十八。
不知何氏 建别录十九、二十。
朱子遗语之行于世也,盛矣!盖本其旧者有三,而从以类者二,靖德尝受读而病其难也。昔朱子尝次程子之书矣,着记录者主名,而稍第其所闻岁月,且以“ 精择审取”戒后之学者。李公道传之刊池录也,盖用此法。黄公干既序之矣,后乃不满意,盖亦惧夫读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韩子所谓“尧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虑民也深”者乎!是以黄公不自出其所录。其后李公性传刊续录于饶,以备池录之所未,蔡公杭刊后录,又益富矣。然饶录最后三家,李公尝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题“文说”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扬所录。盖公之子尚书恢,尝刻公所辑文说一编,视此卷虽略,而饶后录所刊包公录中,往往有此卷中语,是知此为公所录亡疑。独所载胡子知言一章,谓书为溺心志之大阱者,最为疑忌后学,使不知者谓为先生语,是当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语录之难读如此,黄公之虑岂为过哉?
语之从类,黄子洪士毅始为之,史廉叔公说刻之蜀,近岁徽州又刻之;王公佖为续类,徽州又刻之。昔张宣公类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学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为学者虑,当矣。蔡公乃曰,论语诸篇,记亦以类,则议者亦莫能破也。然三录、二类,凡五书者,并行而错出,不相统壹。盖蜀类增多池录三十余家,饶录增多蜀类八九家,而蜀类续类又有池饶三录所无者。王公谓蜀类作于池饶各为录之后者,盖失之。而今池录中语尚多蜀类所未收,则不可晓已。岂池录尝再增定邪?抑子洪犹有遗邪?
子洪所定门目颇精详,为力□矣。廉叔刻之,不复雠校,故文字甚差脱,或至不可读。徽本附以饶录续类,又增前类所未入,亦为有功。惜其杂乱重复,读者尤以为病。而饶后录新增数家,王公或未之见,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辄合五书而参校之,因子洪门目以续类附焉,饶后录入焉,遗者收之,误者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一千一百五十余条,越数岁编成,可缮写。顾文字浩博,犹不敢谓亡舛误,览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则元录之讹,无别本可订定,固不得辄改也。诸公序语,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黄公谓:“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所以志学者之幸。李公谓语录与诸书异者,当以岁月先后求之,亦确论也。独论记者易差,而谓李端伯犹尔,则不然。盖以“至大至刚以直”为句者,乃伊川之说,端伯不误也。读书之难,岂独语录!朱子尝言论语后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圣人法语,是孔门所记犹可疑也,而况后之书乎!读者诚能服膺乎“精择审取”之训,以为读语类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为读语类之戒,则庶乎可与共学矣! 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后学导江黎靖德书。
李公性传叙饶录,谓先生有别录,多谈炎兴大事,未敢传而亡于火,犹幸存一二。顷尝问诸其家,则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读蔡公所刻包公录已四卷,其一卷既与元题“文说”者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兴间事,疑即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略无互见于诸家之所录,则与其子枢密所跋文说谓“公所录多且详,与世所传大概无异,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枢密又谓公所录已亡于建安之火,不复存,而汤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
靖德来盱江,枢密甫下世,恨不及质之也!近岁吴公坚在建安,又刊别录二册,盖收池饶三录所遗,而亦多已见他录者,并参校而附益之,粗为定编。靖德适行郡事,因辄刻之郡斋,与学者共之。 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书。
考订
池侥三录最号精善,然犹不免误字。其可知者已辄改,某详则姑仍之,览者择焉可也。
黄子洪云,池本陈埴录乃答埴书,不当取为录。今观廖德明录中犹有答符舜功书一条,饶本周谟录有答谟书数条。又,程端蒙录论“
知言养气”处,全写或问二段;徽续类载吕焘录孟子三条,乃全写集注。今皆削。
诸家所记,重复者既以类聚,乃易见。盖池录饶录有自复出者,饶录有已见池录者,饶后录有饶录已见者,如扬录与不知何氏录重复者甚多。 蜀类自有复见者,徽续类尤多前类所已见者,又自有复出者,建别录又多诸书所已见者,删去之余,十存二三耳。
蜀类与池饶录文异者,从其文义之长。
蜀类条目精详,然犹有误入类者,徽续类之误尤多,今悉刊正。
徽类虽翻蜀本,已增入饶录九家,然亦有差误,今刊正。
徽类续类会粹当无遗矣,然池录中犹有十余条未入,饶录中遗者尤多,今增入。
诸录中语有可疑者,辄削之。
建别录第十九卷不知何氏录中有“师□”字,乃赵恭父也。二十卷中有“砺曰”字,乃刘用之也。此二卷,或二人所录。
朱子语类门目
理气
太极阴阳,凡形于法象者二卷。
鬼神
其别有三:在天之鬼神,阴阳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虽异,其所以为鬼神者则同。知其异,又知其同,斯可以语鬼神之道矣,故合为一卷。
性理
“论性不论气不备”,故先总论人物之性,而继以气禀之性为一卷。古人之学必先明夫名义,故为学也易,而求之不差。后世名义不明,故为学也难,盖有终身昧焉而不察者,又安能反而体之于身哉!故以性情心意等之命名者为一卷,仁义礼智等之命名者为一卷。共三卷。
学
先之以小学为一卷。总论为学之方为一卷。次论知行为一卷。次专论读书之法为二卷,乃致知之一端也。次则及夫持守为一卷。又次则终以行事为一卷。共七卷。朱子教人之序如此,因敢次第之,即大学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修身,诚意、正心、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也。从上圣贤相承定法,不容变易。如近世之逞虚言而不实践,乃学者之罪,正原于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茍或惩此别立一法,后致知而先行事,则其始虽若有近效,而其终之弊必至废书而流于异端。不然,所见不充,规模狭隘,不过于循默自守而已,所谓经纶大经则无矣,非理学之用也。
大学五卷
论语三十二卷
孟子十一卷
中庸三卷
易
易类悉本卦爻次第。上、下系,说、序、杂、卦,亦本古注分章。今从本义。惟纲领三卷,则略为义例。气数虽并行,然有气而后有数,故先阴阳,而数始次之。物受形于气数,故图书次之。易本图书而画,故伏羲六十四卦次之。而原易之作,则本教天下之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天下之占者,则假奇偶之体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羲之易,朱子所谓本义也,此则为二卷。易始无辞,更文王周公孔子而辞始备,故三圣易次之。越千有余年,至程子而始演易之理,邵子而始明易之数,又至朱子而始推易之占,故继以三子之易。然后总论夫读易之方,与夫卦爻等义可以类推而通者,而复终之以人事,以明易为人事用也。凡后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略次于后,使学者有考焉,此则为一卷。上经四卷,下经二卷,上、下系三卷,说、序、杂卦一卷。
书二卷
诗二卷
孝经一卷
春秋一卷
礼八卷
乐一卷
孔孟周程张邵朱子
自孔子及颜曾弟子,至孟子,继以周程张子,用附为一卷。周程,所以上继孔孟也。然后分周子之书为一卷,程子之书为三卷。凡系入近思者,皆依卷次第,别为二卷。其非入近思者,以类而从,别为一卷,文集附焉。张子之书为二卷,亦别入近思者。邵子之书为一卷。程子门人为一卷。杨氏尹氏门人为一卷。罗氏胡氏门人为一卷。朱子自论学工夫为一卷,论注书为一卷, 已上诸经存者不入。外任一卷,内任一卷,论治道一卷,论取士一卷,论兵刑一卷,论民财一卷,论官一卷,训门人九卷。
吕伯恭一卷
陈叶一卷
陆氏一卷
老氏一卷
释氏一卷
本朝七卷
历代三卷
战国汉唐诸子一卷
杂类一卷
作文二卷
下一篇